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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清人蒲松齡所寫的《聊齋誌異》以幻寫實，以故事反映社會百態。當中以
妒婦為題的故事不小，明顯描述的約有十八篇。從其「療妒懲悍」的歷程可見女
性心理與行為的轉變，反映當代女性的精神面貌。過往多討論《聊齋誌異》中妒
婦的形象、社會制度對妒婦的影響、療妒的手段與蒲松齡對妒婦的態度等，較少
深入探討女主人公的心理轉變，尤其欠缺西方心理學理論分析。故此，女主人公
的心理層面具探討價值。 
 
本文將從四部分分析〈江城〉、〈邵女〉與〈馬介甫〉。第一部分將簡述妒婦
的定義，以及妒與悍的關係。第二部分將分析「療妒懲悍」故事與清代社會的關
係及其意義，以史實助證。第三部分將以誘因、施暴與療妒懲悍，剖析三篇故事
的女主人「療妒懲悍」的歷程，以便下文討論妒婦的精神面貌與內心的慾望。最
後，第四部分將採用佛洛依德(Sigmund Freud)本我(id)、自我(ego)與超我(superego)
的理論及施虐狂(sadism)之說分析，以西方學說闡釋妒婦的心理及其行為轉變的
原因，重新探討她們的想望與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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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 
 
「妒」本為兩性相悅的情緒，但古代女性與男性的愛情關係並不平等。在
男權社會的支配下，「妒」被錯置為女性獨有的情緒，亦是罪。早於戰國時期，
「妒」已納入七出之條，為婦女添枷鎖。1此等枷鎖使她們心理扭曲，從妒生悍，
促使她們成為既悍而妒的妒婦。歷代有不少以妒婦為母題的故事。早於《古今
圖書集成‧神異典》卷四十引〈異苑〉載「世有紫姑女，古來相傳是人妾，為
大婦嫉，死於正月十五夜。」2可見有關妒婦悍行的簡述。唐代《酉陽雜俎‧諾
皋記》上提及劉伯玉的妻子段氏又妒又悍，聽到丈夫劉伯玉誦曹植〈洛神賦〉，
竟然妒忌水神，投水而死，以示抗議。3宋代《太平廣記》亦收錄十二則以妒婦
為母題的故事4，如卷二百七十二婦人三〈車武子妻〉載「俗說，車武子妻大妒。
呼其婦兄宿，取一絳裙衣，掛屏風上。其婦拔刀徑上床，發被，乃其兄也，慚
而退。」5此處對妒婦的描述更詳細。此等以妒婦為母題的故事於明清的敘事文
學大量出現，當中有不少有關療妒的故事，如《醒世姻緣傳》6、《醋葫蘆》7、《獅
吼記》8等。可見妒婦是歷代的母題之一，隨時代變化，以妒婦為母題的敘述愈
來愈豐富，療妒漸漸成為當中重要的情節。 
 
清人蒲松齡(1640-1715)9所寫的《聊齋誌異》以幻寫實，善於捕捉人情百態。
現有稿本、抄本、刻本及各家的評注本，版本眾多，如乾隆十六年鑄雪齋抄本、
呂湛恩注本、何垠注本、何守奇評本、光緒十七年四川合陽喻焜刻本、《聊齋誌
異》拾遺與本文採用的張友鶴會校會注會評本。10《聊齋誌異》以妒婦為題的故
事可不少，明顯的描述約有十八篇11，捕捉了妒婦的百態，見表一(詳細資料見附
                                                     
1
 「七出」，早於《大戴禮記》卷十三〈本命〉記載：「婦有七去：不順父母者去，無子去，淫去，
妒去，有惡疾去，多言去，竊盜去。」又曰：「妒去，為其亂家也」。可見過往「妒」被視為亂
家的罪，是不應該存在的情感。﹝清﹞王聘珍：《大戴禮記解詁》(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 3
月)，頁 255。 
2
 陳夢雷等撰：〈神異典〉，《古今圖書集成》(成都：巴蜀書社，1986年)，頁 60256。 
3﹝唐﹞段成式：《酉陽雜俎‧諾皋記上》(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 12月)，頁 132。 
4
 當中包括卷二百七十二婦人三的〈車武子妻〉，頁1315、〈段氏〉，頁1316、〈王導妻〉，頁1317、
〈杜蘭香〉，頁1318、〈任瑰妻〉，頁1318、〈楊弘妻〉，頁1320、〈房孺複妻〉，頁1320、〈李廷壁
妻〉，頁1321、〈張褐妻〉，頁1322、〈吳宗文〉，頁1323、〈蜀功臣〉，頁1323與〈秦騎將〉，頁1324。
李昉等編：《太平廣記》(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4年6月)。 
5
 同上，頁 1315。 
6
 ﹝清﹞蒲松齡：《醒世姻緣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 
7
 伏雌教主編：《醋葫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 
8
 ﹝明﹞汪廷訥：《清內四色鈔本獅吼記傳奇》(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12 年 1月)。 
9
 蒲松齡出生於山東省淄川縣，名松齡，字留仙，一字劍臣，別號柳泉。羅敬之編：《蒲松齡年
譜》(臺北市：國立編譯館，2000 年 9 月)，頁 11-239。 
10
 袁行霈、侯忠義編：《中國文言小說書目》(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1 年 11月)，頁 360。 
11
 當中包括卷二〈張誠〉，頁 247-254、卷四〈青梅〉，頁 444-453、〈妾擊賊〉，頁 507-508、〈辛
十四娘〉，頁 535-547、卷五〈閻王〉，頁 658-660、卷六〈馬介甫〉，頁 721-736、〈江城〉，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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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 
表一、《聊齋誌異》中有關妒婦的故事列表 
卷數 篇名 姓氏 
卷二 〈張誠〉 牛氏 
卷四 〈青梅〉 狐女 
卷四 〈妾擊賊〉 沒有提及 
卷四 〈辛十四娘〉 阮氏  
卷五 〈閻王〉 李氏 
卷六 〈馬介甫〉 尹氏 
卷六 〈江城〉 江城 
卷七 〈邵女〉 金氏 
卷七 〈二商〉 大商妻  
卷八 〈鬼妻〉 聶雲鵬妻  
卷八 〈呂無病〉 王氏 
卷九 〈邵臨淄〉 李某妻 
卷九 〈雲蘿公主〉 侯氏 
卷十 〈珊瑚〉 臧姑 
卷十一 〈段氏〉 連氏  
卷十一 〈大男〉 申氏 
卷十二 〈錦瑟〉 蘭氏 
  
這類故事，妒婦的經歷都很相近。她們多因妒而悍，對丈夫及與其曖昧之人施
暴，或甚責罵及虐待翁姑婢女，最後經歷療妒與懲悍，回歸於通情達理的賢婦。
從其筆下「療妒懲悍」的歷程可見妒婦心理與行為的轉變，亦略悉妒婦的處境。
過往有不同的研究角度討論《聊齋誌異》中妒婦的故事，主要分析妒婦形象的
價值、以社會角度闡釋其行為與心理，以及文化意蘊。徐文明於〈《聊齋》中的
妒婦悍婦與中國古代的納妾制度〉以社會的角度分析女性被壓迫的處境，以解
釋她們變得既妒且悍的原因。12劉君於碩士論文〈明清小說中的「妒婦─療妒」
主題研究〉仔細分析妒婦形象的特點與成因，並加以文化角度分析。13陶祝婉於
                                                                                                                                                       
854-864、卷七〈邵女〉，頁 883-894、〈二商〉，頁 902-905、卷八〈鬼妻〉，頁 1044-1045、〈呂
無病〉，頁 1110-1118、卷九〈邵臨淄〉，頁 1165、〈雲蘿公主〉，頁 1264-1275、卷十〈珊瑚〉，
頁 1409-1416、卷十一〈段氏〉，頁 1521-1524、〈大男〉，頁 1564-1570與卷十二〈錦瑟〉，頁 1682-1689。
﹝清﹞蒲松齡，張友鶴校：《聊齋誌異》會校會注會評本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年 7
月)。 
12
 徐文明：〈《聊齋》中的妒婦悍婦與中國古代的納妾制度〉，《蒲松齡研究》，第 3 期(1999 年 07-09
月)，頁 75-81。 
13
 劉君：〈明清小說中的「妒婦─療妒」主題研究〉，《陝西理工學院碩士學位論文》，(2012 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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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聊齋誌異》中的悍婦與妒婦形象──從女權主義視角的觀照〉以女權主
義的角度，指出妒婦悍婦被蒲松齡誤解為罪人。14張昳麗於〈也論《聊齋誌異》
中的悍妻妒婦形象〉亦分析妒婦的成因與此等形象的文學價值。15朱仰東、李健
霞於〈試論明清小說中妒婦何以成「妒」〉提出妒婦的心理具複雜性，並非如蒲
松齡所指只因情或天生，亦不應扭曲為罪。16可是較少深入探討妒婦心理的複雜
性，尤其欠缺西方心理學理論分析。故此，本文欲以佛洛依德本我、超我與自
我人格論及施虐狂之說剖析妒婦悍婦的精神面貌，以更心理分析的方式討論「療
妒懲悍」歷程與女主人公精神面貌轉變的關係，探討妒婦的心理與慾望。 
     
本文選取《聊齋誌異》的文本為卷六〈江城〉、〈馬介甫〉與卷七〈邵女〉。
江城(〈江城〉)與高蕃屬自主婚姻，二人情投意合。可是她醋意極甚，容不下高
蕃思想或行為不忠，故不斷向丈夫或私通者施虐。最終被神僧開導，回歸作賢
妻。尹氏(〈馬介甫〉)妒而極悍，不但多次虐待丈夫，而且迫害家翁、夫家親人
與婢妾。她歷經兩次以暴懲悍化妒，但由於丈夫很懦弱，故此不成功。最終尹
氏轉嫁暴躁的屠夫，從被虐中得悔悟。金氏(〈邵女〉)特別愛吃醋，又不能生子，
丈夫便納妾。可是她施計，先後虐死兩個妾侍。最後因邵女的出現，使金氏放
下妒恨，妻妾和睦共處。三人嫉妒的原因與施虐對象並非一致，正好反映妒婦
的成因與心理的複雜性。從為情而妒的江城、殘暴無情的尹氏與詭計多端的金
氏，可見蒲松齡成功捕捉妒婦心理的複雜性，亦反映蒲松齡善於捕捉人情百態
的特色。而且三則故事表現《聊齋誌異》主要的療妒懲悍方式，於十八篇「療
妒懲悍」的故事中較具代表性，故此選取作為研究對象。 
 
 
一、妒的定義與妒婦的形成 
 
1.妒的定義 
在西方文學而言，羅斯瑪麗·勞埃德(Rosemary Lloyd)認為 「所有的嫉妒
(jealous)基於愛，並希望佔有所愛的和除去對手」。17妒被理解為男女相悅，希望
佔有所愛的情感，沒有專指男或女。在中國文化理解，「嫉」「妒」被詮釋為只
                                                                                                                                                       
月)，頁 1-48。 
14
 陶祝婉：〈論《聊齋志異》中的悍婦與妒婦形象——從女權主義視角的觀照〉，《蒲松齡研究》，
第 4期(2003年 10-12月)，頁 72-82。 
15
 張昳麗：〈也論《聊齋志異》中的悍妻妒婦形象〉，《蒲松齡研究》，第 2期 
(2004 年 4-6月)，頁 51-58。 
16朱仰東、李健霞：〈試論明清小說中妒婦何以成「妒」〉，《延安大學學報》，第 30 卷第 2 期(2008
年 4月)，頁 89-92。 
17
 Kristjánsson, Kristján. Justifying emotions : pride and jealously . New York : 
Routledge,2002,p.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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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婦女擁有的情感。《說文解字》曰：「㑵，妎也。一曰：毒也。」18「妎，妬也。
妬，婦妬夫也。」19這種對嫉妒的理解與父權社會關係甚深，而妒婦的形象與男
尊女卑的概念有莫大關聯。 
 
2.父權社會與妒婦 
在父系社會中，女性的地位退居於男性。社會不但以重重的道德枷鎖壓迫
女性，而且除去女性承繼財產的權利，改以其子繼承，萌生宗法概念。20自西周
開始已有宗法思想，婦女沒有獨立的財產，兒子便是她們的財產，重男輕女21與
多娶多生的概念漸興盛。22春秋時期更重子，提倡多妻多子。《禮記‧婚義》第四
十四章第一條曰：「婚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后世也，故
君子重之。」，可見繼嗣為婚姻重要的目的。而第八條曰：「古者天子后立六官，
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可見對多妻多妾的認同。23戰國
時期，儒家根據古代宗法制，提倡財產歸男性管理的想法，也萌生「七出」的
思想，「妒忌」與「無子」納在其中。「七出」的觀念時至《大清律例》卷十〈戶
律‧婚姻〉第一百一十六門出妻24也提及。東漢班昭的《女誡》25進一步壓抑女性。
唐代女性地位雖較高，但女性還是沒有繼承財產的權力。宋代程朱理學提倡女
性需服從男性。宋代理學家程頤回應寡婦應否再改嫁時，提「然餓死事極小，
失節事極大」26此不合情理的要求。納妾制度、宗法制度與道德枷鎖的壓迫使女
性苦不堪言，妒更被詮釋為女性獨有的情感與不可觸犯的禁忌。為人妻子，沒
有兒子等同沒有財產，更可能與妾平分愛情與財產。在門戶婚姻的制度下，婚
姻或甚沒有愛情，只有地位與財產。部分婦女受不住精神壓迫，日生妒意，便
化身為既悍且妒的妒婦，遭受社會指責。楚艷鴿認為妒婦的基本行為與特徵有
四。一是面對生存危機時的強悍反抗；二是遭遇潛在情敵時的吃醋；三是對傳
統女性婦德的叛逆；四是對丈夫不良行為的嚴肅。27 
 
                                                     
18
 「㑵或從女。」﹝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卷八上‧人部〉，《說文解字》(上海：上
海古籍出版社，1981 年 10月)，頁 380。 
19
 同上，頁 623。 
20
 劉士聖：《中國古代婦女史》(青島：青島出版社，1991 年 6 月)，頁 15。 
21
 西周時期，生男孩放在床上，培育為室家君主，生女孩放在地上，將來嫁人備衣酒漿。同上，
頁 47。 
22
 同上，頁 37。 
23
 艾鐘、郭文舉注譯，《禮記》(大連：大連出版社，1998 年 10 月)，頁.553-554。 
24
 條例例明：「雖犯七出，有三不去。」；張榮錚等點校：《大清律例》(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3年 12 月)，頁 225。 
25《女誡》由東漢史學家班昭所著，常出入宮廷，是皇后與妃嬪的教師。《女誡》包括《卑弱》、
《夫婦》、《敬慎》、《婦行》、《專心》、《曲從》與《和叔妹》七篇，為訓女書經典之作。﹝東漢﹞
班昭 ：《女誡》(成都 : 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 年 6月)，頁 403。 
26
 程顥、程頤：《二程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 年 7月)，頁 301。 
27
 楚艷鴿：〈《聊齋誌異》與《閱微草堂筆記》中妒婦悍妻形象的文化意蘊探析〉，《長沙理工大
學碩士學位論文》，(2013 年 3月)，頁 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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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妒婦是傳統社會不容忽視的力量。她們挑戰男尊女卑的觀念，不但
虐待丈夫、婢妾與翁姑，或甚取人性命。史上出現不少妒婦，如三國時期的后
妃賈南風，她一旦發現妃子懷孕，便出手加害，以保地位。28隋唐獨孤皇后一旦
發現文帝傾心於女奴，便把她處死。29正因妒婦對父權社會影響甚大，故被刻意
塑造為帶罪之人，無視她們所受的壓迫。而妒婦的經歷並不一定被多次勸導與
教訓，然後改過，她們也許直接被休。如《漢書》卷九十八‧〈元后傳〉第六十
八提及：「母，適妻，魏郡李氏女也。後以妒去，更嫁為河內苛賓妻。」30 
 
面對這反叛的一群，除了休妻，療妒文學便應運而生。一方面安慰婦女的
心理，一方面透過「回歸賢婦」與「懲悍」31的歷程教化婦女。如戲曲方面主要
有《獅吼記》32、《療妬羹記》33等。小說方面有唐代《西湖二集》的〈李鳳娘酷
醋遭天妒〉34、《聊齋志異》的〈江城〉35、〈馬介甫〉36、〈邵女〉37等。 
 
 
二、清代社會與妒婦 
 
時至清代仍然大盛療妒文學，妒婦的事例不絕。如〈鹿洲公案‧尺五棍〉
38記述審問妒婦林氏藉妾郭氏偷糖為名，加以虐打，以致郭氏投池尋死一案。蒲
松齡的好友王鹿瞻也受妒婦困擾，其妻把他的父親虐死。39此經歷也許更影響蒲
松齡對妒婦的成見。在研究《聊齋誌異》的療妒故事之先，了解清代社會制度
如何壓迫妒婦，為下文分析作鋪墊。 
 
清代政府致力推行程朱理、禮教制度以鞏固統治力量，利用傳統思想壓制
                                                     
28
 劉士聖：《中國古代婦女史》(青島：青島出版社，1991 年 6 月)，頁 155-158。 
29《隋書》卷三十六〈列傳第一‧后妃〉曰：「后頗仁愛，每聞大理決囚，未嘗不流涕，然性尤
妬忌，後宮莫敢進御。」(唐)魏徵等撰《隋書》第四冊(北京：中華書局，1973 年 8月)，頁 1109。                   
30班固撰，顏師古注：〈元后傳〉，《漢書》(北京：中華，1962 年 6 月)，頁 4015。 
31
 見本文第三節第三部分。 
32﹝明﹞汪廷訥：《清內四色鈔本獅吼記傳奇》(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12 年 1月)。 
33
 吳炳：《療妬羹記》(北京：文學古籍刊行社，1957年)。 
34
 周楫編：〈李鳳娘酷醋遭天妒〉，《西湖二集》(江蘇：江蘇古藉出版社，1994 年 7月)，頁 75-87。 
35
 條例例明：「雖犯七出，有三不去。」；張榮錚等點校：《大清律例》(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3年 12 月)，頁 854-864。 
36
 同上，頁 721-736。 
37
 同上，頁 883-894。 
38
 《鹿洲公案》，又名《藍公奇案》、《藍公案》、《公案偶記》，是清代雍正年間廣東普寧知縣所
撰，記錄他任縣令時斷案經歷的短篇公案小說集。佚名：《劉公案 藍公案》(北京：北京燕山出
版社，1996年 11 月)，頁 633-635。 
39
 《聊齋文集》中蒲松齡曾因好友妒婦的事，寫〈與王鹿瞻書〉指責他。文曰：「兄不能禁獅吼
之逐翁」。﹝清﹞蒲松齡：〈卷四〉，《聊齋文集》(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 年)，頁 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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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端思潮。40而社會宗法制度還存在，使婦女不僅沒有個人的財產，而且飽受繼
嗣的壓力。時至清代，女性還是無法承繼財產，須靠子來承繼，而愈多子，可
分的財產愈多。《大清律例》卷八〈戶律‧戶役〉第八十八門第 335 條「嫡庶子
男，除原先官蔭、襲封先盡嫡長子孫，其家財田產，不問妻妾婢生，止以予數
均分。」41即使丈夫死去，妻子也不能承繼財產，失去一切。第七十八門第 318
條「婦人夫亡無子守志者，合承夫分，須憑族長擇昭穆相當之人繼嗣。其改嫁
者，夫家財產及原有妝奩，並聽前夫之家為主。」42沒有子女者，更被「絕戶」
43。故此，妾侍不但分薄正室與丈夫的情，所生的子更掠奪財產，而妾可藉子提
升地位。 
 
郭松義認為在清代納妾不但展示財力與地位，更重要緩和夫妻因無子而產
生的緊張關係。44在中國傳統婚姻觀中，最重要是嗣續。嫡妻不育，丈夫借此納
妾，面對財產與感情被瓜分，漸漸萌生妒忌，並以暴力發洩及捍衛。此外，清
代社會有各式各樣對女性的訓誡，如陸圻的《新婦譜》45。即使婦女沒有捲入納
妾問題，她們面對繼嗣觀念與道德枷鎖等壓迫，不得不以悍行平衡個人心理與
捍衛財產，獲取安全感。 
 
 
三、療妒懲悍的歷程 
 
除了了解清代社會對婦女的壓迫，若要深入了解妒婦的心理歷程，疏理她
們妒悍的因由、行為與療妒懲悍的歷程，有助分析她們心態的轉變。同時反映
蒲松齡如何理解她們的行為。下文將以妒悍之因、妒悍行為，及以療妒懲悍、
悔悟與回歸的角度分析療妒懲悍的歷程。 
 
1.妒悍之因：情、財、才貌 
                                                     
40
 異端思潮指心學思想與王學左派，於明中葉至晚明興起，關注女性問題與萌生女性解放的思
想。如王陽明提倡「以心即理」，與程朱理學所追求的「至理」背道而馳。（韓）李京美：〈《聊
齋誌異》女性問題研究〉，《那些活在傳奇中的女子》(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4年)，頁 5-16。 
41
 條例例明：「雖犯七出，有三不去。」；張榮錚等點校：《大清律例》(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3年 12 月) ，頁 201。 
42
 同上，頁 195。 
43
 第八十八門 336 條提及「戶絕，財產果無同宗應繼之人，所有親女承受，無女者，聽地方官
詳明上司，酌撥充公。」張榮錚等點校：《大清律例》(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3 年 12 月)，
頁 202。 
44
 郭松義：《倫理與生活：淸代的婚姻關係 》(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 年)，頁 350-353。 
45
 《新婦譜》是清人陸圻嫁女時，贈予女兒作禮物，主要講述如何作好媳婦及主婦；陸圻，《新
婦譜》，《筆記小說大觀‧五編》(台北：新興書局，1980 年)，頁 3385-3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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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三則故事觀之，婦女成妒的原因大可歸納為因情而妒、因財而妒與因才
貌而妒。因情而妒皆因不願與別人同分丈夫之情，希望丈夫從一而終。因財而
妒皆因妾不但分薄了丈夫對她的情，她所生之子更可分財產，或甚因正室不育
而成為嫡子，使正室情財兩失。因才貌而妒皆因妾通常比正室年輕貌美，亦可
能比她賢慧謙卑，使正室飽受威脅，繼而生妒。江城、金氏與尹氏三人成妒的
原因與程度不一，影響著她們妒悍的行為。 
 
江城(〈江城〉)是三人中傾向因情而妒之人。首先，她與高蕃屬兩情相悅，
二人重遇時，「各無所言，相視呆立，移時始別。兩情戀戀。」46。而高蕃也鍾情
於江城，在新婚時已對她忍讓。文曰﹕「生以愛故，悉含忍之。」47，此舉助長
江城因妒成悍的性格。再者，二人屬自主婚姻，有別於一般的門戶婚姻，情的
基礎較深。高蕃提出與江城成婚，高母提及「家無半間屋，南北流寓，何足匹
偶?」48，可見門戶婚於當時的重要性。而江城暴悍行為主要由於丈夫意圖不忠，
緊扣於情。雖然她在高蕃不忠前，她已對高蕃惡言相對，又施以毒手，但她也
曾表示歉意。49再者當她得悉丈夫被其二姊毒打亦為他出頭，打得二姊「齒落唇
缺，遺矢溲便」50，可見江城對高蕃情之所在。只是高蕃後期意圖不忠，江城才
因妒而更悍，不感愧疚。 
 
尹氏(〈馬介甫〉)則近乎沒有因情而妒，只是因財而妒。雖然文曰：「奇悍。
少迕之，輒以鞭撻從事。」51，但尹氏不一定只因天性促使其悍，她對財與權的
重視可能是主要誘因。「萬石四十無子」52，可見尹氏或許與金氏同屬不育，沒有
承繼丈夫財產的權利，虐打懷孕的妾成為維護個人利益的手段。「妾王，體妊五
月，婦始知之，褫衣慘掠。」53文中一直沒有提及尹氏虐妾，直至提及尹氏得知
妾懷孕，便虐打妾。其後尹氏因得知眾人說她不是，不但鞭打婢女，更借機藉
妾洩憤，使她墮胎，「呼妾，妾創劇不能起。婦以為偽，就榻搒之，崩注墮胎。」
54而且她對家中大權極重視，刻意虐待丈夫與夫家長幼，以鞏固個人的勢力與家
庭地位。尹氏視楊父為奴隸，不給他溫飽，而且衣服殘破。家中長幼也遭受折
磨，「蹇遭悍嫂，尊長細弱，橫被摧殘」55。而萬石懦弱的性格使她更肆無忌憚。
再者，萬石山窮水盡時，她立刻拋棄丈夫改嫁，「至河南界，資斧已絕。婦不肯
                                                     
46
 條例例明：「雖犯七出，有三不去。」；張榮錚等點校：《大清律例》(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3年 12 月) ，頁 854。 
47
 同上，頁 855。 
48
 同上，頁 854。 
49
 江城第一次被翁姑休後，在其父親安排下向高蕃表示歉意。同上，頁 856。 
50
 同上，頁 859。 
51
 同上，頁 721。 
52
 同上，頁 721。  
53
 同上，頁 723。 
54
 同上，頁 723。 
55
 張榮錚等點校：《大清律例》(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3 年 12月) ，頁 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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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聒夫再嫁。」56，此處更見其無情貪財的心態。 
 
金氏(〈邵女〉)既因情而妒，亦因財而妒，更因邵女的才貌而妒。文曰：「妻
金氏，不育，又奇妒。」57金氏不能生孩子，丈夫可借此納妾，使她必須與妾分
情，也面臨財產被掠奪。這種壓迫使她既妒情又妒財。她既對丈夫裝作溫柔賢
淑，討好丈夫，並許下「後請納金釵十二，妾不汝瑕疵也」58此等謊言，又看準
時機虐妾及拖延丈夫娶妾的機會。當金氏面對既賢慧又貌美的邵女59，她難以再
找借口挑剔及借機發洩。同時她眼見丈夫與僕人愛戴她，金氏感自卑慚愧，妒
忌邵女。「妻亦心賢之；然自愧弗如，積漸成忌。」60，這顆「積漸成忌」的心，
促使金氏希望以悍行消除威脅。 
 
從以上可見，江城、尹氏與金氏主要因情、財與才貌生妒，而金氏成妒的
原因最為多樣，她是因情、財與才貌而妒。三人不同的成妒原因，影響著她們
妒悍的行為與施虐對象的選擇。 
 
2. 妒悍行為 
妒婦的施虐大多為妾、丈夫、翁姑與婢女等，因應成妒的原因不同，妒悍
行為與對象亦有所不同。若因情而妒，妒婦選擇的施虐對象多為丈夫與私通者
為主，或是妒婦認為意圖影響夫妻感情的人。若因財而妒，妒婦選擇的施虐對
象便是有機會與爭財的人，如懷孕的妾、父家的親人。若因才貌而妒，妒婦選
擇的施虐對象便多為才貌雙全、年輕貌美的妾侍。江城、尹氏與金氏因應各自
的成妒原因，選擇不同的施虐對象，表現不同的妒悍行為。 
 
(一)、以丈夫與私通者為主 
江城(〈江城〉)主要因情而妒，每發現丈夫有不忠的行為及意圖便施虐，
或甚被她懷疑私通的人也遭受虐待。雖然江城在婚後已對高蕃惡言相對與毒打
他，但遠不及她發現高蕃稍有不忠的強悍虐待。一是發現高蕃因獨居寂寞，欲
納陶家婦。江城先威逼媒媼李氏道出真相，曰：「明告所作，或可宥免；若猶隱
秘，撮毛盡矣！」61，其悍嚇得李氏和盤托出。江城繼而假裝陶家婦，一直不語，
直至高蕃舉燈一照才捉拿高蕃，並以針刺遍兩腿，「女摘耳提歸，以針刺兩股殆
徧，乃臥以下牀，醒則罵之」62。此舉比從前的惡言相向與毒打掌摑更悍，可見
                                                     
56
 張榮錚等點校：《大清律例》(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3 年 12月) ，頁 728。 
57
 同上，頁 883。 
58
 同上，頁 883。 
59
 「偶會友人之葬，見二八女郎，光豔溢目，停睇神馳。」，從柴廷賓與邵女初見的反應，可見
其美。同上，頁 884。 
60
 同上，頁 888。 
61
 同上，頁 857。 
62
 張榮錚等點校：《大清律例》(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3 年 12月)，頁 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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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容不下丈夫不專情的行為。高蕃與友到酒館歡聚，江城便假裝少年跟蹤。一
見他與妓女芳蘭眉目傳情，江城待高蕃回家便鞭打禁錮。「生從至家，伏受鞭扑。
從此禁錮益嚴，弔慶皆絕。」63再證江城不但容不下高蕃不忠的行為，更要控制
他，使他足不出戶。即使江城已把高蕃禁錮，她對高蕃還是不相任，認為他不
忠情。「一日，與婢語，女疑與私」64，高蕃與婢女平常的交談，足以令江城誤以
為二人私通，把他們的腹肉剪出再互補。又常常以踩過的餅迫高蕃食下，侮辱
與折磨他。可見她希望獨佔高蕃的愛，不容高蕃存異心，需對她千依百順，從
一而終。即使是思想上的不忠，江城也容不下。如當她發現高蕃與友人言談猥
褻，便以巴豆湯教訓，使友人吐至奄奄一息。文曰：「未幾吐利不可堪，奄存氣
息。」65友人因此不敢再到訪。她妒悍的行為主要因對高蕃需忠情的要求，一但
高蕃稍稍不忠，她的妒意便萌生，使她愈來愈悍。 
 
(二)、以影響利益與財產的人為主 
尹氏(〈馬介甫〉)的施虐對象最多，楊父、楊兄、萬石、妾等無一幸免，
但她與江城及金氏不同，沒有因情而妒。〈馬介甫〉第一次提及尹氏虐妾基於「妾
王，體妊五月」66，為了消除妾侍之子爭奪財產的憂慮，或甚妾侍母憑子貴的機
會，她多次虐妾至墮胎。此外，她不斷無理侮辱虐待丈夫與其家人，可見她的
悍非一般情妒，而是鞏權的舉動。萬石稍逆尹氏之意，便被虐打，視丈夫如奴
隸，看不起他，如「已，乃喚萬石跪受巾幗，操鞭逐出。」。67她又給老爺楊父最
差的衣著，視他為奴隸。見他穿著整齊的衣著，便用刀向老爺身上劃多刀及毒
打，後來見萬鍾死去才罷休。對於萬鍾的遺孀，她加以虐待，迫她改嫁，而遺
子則時常鞭打，不讓他溫飽。可見尹氏對財產與權力的重視。再者上一節提及，
據《大清律例》第八十八門第 318 條68，萬鍾為萬石兄弟，尹氏無子，萬鍾與他
的兒子有權分財產。即使改嫁，財產與原有的嫁妝也由前夫家作主，可見婦女
的弱勢。故此，尹氏對夫家與妾等施虐，或許主要因妒財而生，藉此捍衛個人
的權力與利益。 
 
(三)、以妾為主  
金氏(〈邵女〉)因情、財與才貌而妒，她經常把妾虐死，「柴百金買妾，金
暴遇之，經歲而死。」69 ，藉此避免與他人共享丈夫與掠奪財產。可是她從不向
丈夫下毒手，也甚少惡言相對。有別於江城與尹氏的率直強悍，金氏處處充滿
心計。當丈夫為她經常虐妾感氣憤，她願意施計討好丈夫，維繫婚姻。而且處
                                                     
63
 張榮錚等點校：《大清律例》(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3 年 12月)，頁 860。 
64
 同上，頁 861。 
65
 同上，頁 859。 
66
 同上，頁 722。 
67
 同上，頁 723。 
68
 條例例明：「雖犯七出，有三不去。」；同上，頁 201。 
69
 張榮錚等點校：《大清律例》(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3 年 12月)，頁 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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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假裝接納妾，以令丈夫放戒心，看準時機虐妾，使妾痛不欲生。如林氏養女，
金氏一見她便假裝喜形於色，願意與她共享飲食與胭脂等。同時要求她學女紅，
而且嚴如師訓弟子，借機鞭打。金氏見丈夫因此痛心，便突然對妾更愛惜。金
氏亦繼續找方法挑剔她，借機虐打，如「髮少亂，則批兩頰」70。最終「林不堪
其虐，自經死。」71，可見金氏還是因情、財而妒，虐殺妾侍。可是面對猶如模
範賢妾、溫柔謙卑與貌美的邵女，金氏變得措手不及，難以借意施虐。邵女的
美貌使柴廷賓著迷，「偶會友人之葬，見二八女郎，光艷溢目，停睇神馳。」72，
而且比金氏年輕，定必可比金氏。可是兩女初次見面，邵女卻身穿素服，卑躬
屈膝地道出事情始末，沒有炫耀與爭寵。此舉讓金氏暫緩怒氣，與邵女道出心
聲，曰：「『彼薄倖人播棄惡於眾，使我橫被口語。其實皆男子不義，諸婢無行，
有以激之。汝試念背妻而立家室，此豈復是人矣?』」73而且邵女出手相助金氏與
丈夫和好，如婢女般服侍金氏，又不願與丈夫共室。邵女溫柔忍讓的賢妾形象，
令金氏放下情妒，但還是面對爭奪財產權利的問題。而且她更妒忌邵女的賢德
與美貌，深感自愧和感到受威脅，心存妒忌並加以借機施虐。她不但借邵女打
破鏡子而鞭打她，更借邵女私下處理婢女之事，趁丈夫不在家便施虐。「妻燒赤
鐵烙女面，欲毀其容。」74，可見金氏對邵女美貌的妒恨。其後眾人為邵女求請，
又願代死，使金氏更妒邵女可以其才慧，使眾人對她擁護，故再加以施虐，「以
針刺脇二十餘下」75。可見金氏主要的施虐對象為妾，一旦產生與爭情、爭財或
稍稍影響她的地位，她便生妒，繼而施暴。 
 
儘管江城、尹氏與金氏的妒悍之因、行為與施虐對象有所差異，但同樣需
要經歷療妒懲悍歷程。 
 
3. 療妒懲悍、悔悟與回歸  
在《聊齋誌異》中，妒婦大多先經歷療妒懲悍，也許被神僧開導、神靈嚴
懲或自我覺悟與懲罰等76，有些妒婦或死去。然後進入悔悟的過程，若然及早改
過，則可回歸賢婦的形象，有較好的結局(見附錄)。 
 
江城與金氏、尹氏均經歷單向療妒懲悍歷程，見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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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榮錚等點校：《大清律例》(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3 年 12月)，頁 884。 
71
 同上。 
72
 同上。 
73
 同上，頁 887。 
74
 同上，頁 890。 
75
 同上。 
76
 根據河北師範大學陳士珍的研究，療妒一般的方式有借助神靈幫助、經歷苦難與覺悟、以暴
制暴、運用藥物與編寫奇異故事以警示妒婦。陳士珍：〈明末清初小說中的妒婦形象及其對家庭
的影響〉，《河北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0 年 07月)，頁 3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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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單向的療妒懲悍歷程 
 
 
 
 (一)、神僧開導 
老僧認為江城(〈江城〉)對高蕃的悍行，皆前世今生的因果所致，「江城原
靜業和尚所養長生鼠，公子前生為士人，便游其地誤斃之。」77。故此老僧認為
不可以人力挽回，並囑咐高蕃的母親天天誦觀音咒。其後老僧在門外講法，江
城聽道時，被老僧以醍醐灌頂之術，讓她悟出前世今生，「僧敷衍將畢，索清水
一盂，持向女而宣言曰：『莫要嗔，莫要嗔！前世也非假，今世也非真。咄！鼠
子縮頭去，勿使貓兒尋。』宣已，吸水噀射女面」。78江城果然反省其悍行，一整
天不吃不喝。江城曰：「清水一灑，若更腑肺。今回憶曩昔所為，都如隔世。」
79她被神僧點化，放下心中對高蕃的妒恨，為從前所作的惡行，向高蕃及翁姑表
示悔意。她亦悔悟與丈夫同歡及侍奉翁姑的重要。故此她先向高蕃表示悔意，
曰：「使君如此，何以為人!」80。然後每撫摸高蕃一處傷痕，便以指甲自掐，恨
不得死去。可見她的確深感慚愧，使她自殘身體，以彌補對高蕃所作的暴行，
並進行自我懲悍。其次她提出向翁姑認罪，一見面便「伏地哀泣，但求免死」81。
歷經療妒懲悍與悔悟，江城便回歸作賢婦，放下妒意，把曾與高蕃傳情的芳蘭
贖出，並邀至府上。而且她勤儉大方，丈夫亦因而仕途愈來愈好。 
 
(二)、被邵女感化 受神靈譴責 
金氏(〈邵女〉)療妒懲悍的過程有別於江城，她是被邵女感化療妒，被神
靈譴責懲悍，最後回歸賢婦形象。金氏妒的因來自對妾的妒忌，包括妒忌妾分
薄她的情與財。對於邵女，金氏更妒忌她的賢慧美貌。可是邵女如模範賢妾，
多次表現謙卑順從，常常幫她與丈夫重修舊好，沒有半點爭寵的意味。被金氏
毀容也沒有半點抱怨，反而把責任歸咎於命運，然後繼續侍奉金氏。金氏亦見
眾人哭著為邵女求情，亦稍感懊悔。再者，當金氏病入膏肓，她沒有乘虛而入，
讓自己成為正室。反之，「女侍伺不遑眠食」82，使金氏日益感動。而且邵女得知
醫方對金氏無利，便不理金氏的質疑，愉愉換了醫方，以醫好金氏為先。後來
金氏得知自己以小人之心猜測邵女，便感慚愧與感動。「女託故離席；金遣二婢
曳還之，強與連榻。」83，可見她放下心中的妒意，與邵女情同姊妹。金氏得知
邵女，還細心照顧懷孕。邵女產後多病，金氏並沒有藉此剷除邵女，搶奪其子，
                                                     
77
 張友鶴校：《聊齋誌異》會校會注會評本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年 7 月)，頁 861。 
78
 同上，頁 862。 
79
 同上，頁 862。 
80
 同上，頁 862。 
81
 同上，頁 863。 
82
 同上，頁 890。 
83
 張友鶴校：《聊齋誌異》會校會注會評本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年 7 月)，頁 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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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便爭取財產。反之，她親自照顧，如孝敬母親一樣。金氏被邵女以其真誠謙
卑之情感化及療妒後，她還需經歷被懲悍的階段。金氏被神靈以怪病譴責，神
靈曰：「前殺兩姬，此其宿報。至邵女何罪而慘毒如此？鞭打之刑，已有柴生代
報，可以相準；所欠一烙二十三針」84。金氏必須承受從前對邵女造成的每一下
傷痛，才能痊癒，故此她請邵女用燒紅的針刺她。最後她大徹大悟，連悍行再
也沒有，徹底回歸賢婦，文曰：「彌自懺悔，臨下亦無戾色。」85 
 
(三)、以暴制暴 苟活偷生 
尹氏(〈馬介甫〉)與江城(〈江城〉)和金氏(〈邵女〉)大不同，她經歷三次
以暴制暴的懲悍歷程，但最終落得苛活行乞的生活。第一次尹氏被馬介甫施術
懲治她，「有巨人入，影蔽一室，猙獰如鬼。俄又有數人入，各執利刀」86。陰間
使者一邊道出她使妾墮胎的惡行，一邊以刀刺她的皮膚，又明言要取她的心及
剖視她的心腸，嚇得她叩頭言悔。經過第一次懲治，尹氏放下強悍，回歸賢婦，
「婦每日暮，挽留萬石作侶，懽笑而承迎之」87。可是萬石心軟懦弱的性格，尹
氏便故態復萌。第二次是馬介甫向萬石贈予「丈夫再造散」，使他重振夫綱，毒
打追殺尹氏，「割股上肉，大如掌，擲地上」88。尹氏被嚇得跪地求饒，對萬石以
禮相待。可惜萬石始終很懦弱，尹氏再次變得強悍。可見這兩次懲悍的過程並
未能讓尹氏真正覺悟，解開她妒財戀權的心結，只是被短暫以暴制服。第三次
是尹氏改嫁屠夫，被他以屠刀於大腿挖孔，並懸掛在樑上，其痛無比。而且被
視如奴隸，屠夫又常向尹氏打罵，令她覺悟從前的惡行，感到愧疚。文曰：「始
悟昔之施於人者，亦猶是也。」89而且與屠夫過著奴隸般的生活，尹氏再難以萌
生妒財之心，只可苟且偷生。其後尹氏再遇萬石的小妾王氏，「王笑曰：『此婦
從屠，當不乏肉食，何赢瘠乃爾？』尹愧恨，歸欲自經」90，被王氏出言諷刺，
更感慚愧，罪愧得不想活於人世。當尹氏再遇萬石時，只慚愧得「遙望之，以
膝行，淚下如縻」91。可見尹氏經過三次以暴制暴的療妒懲悍，己悔悟前非。 
 
從以上的疏理，可見蒲松齡對妒婦的態度與觀點。他把妒悍視為女性獨有
不恰當的天性或心態，所以女性需要受懲罰及回歸賢淑形象。這種以男性主導
的理解，不但簡化妒婦的成因，更醜化她們為胭脂虎與罪人。而且要求她們走
向單一的療妒懲悍歷程，忽略她們所受的壓迫與慾望，或甚未能真正治療妒婦
扭曲的心理。這固然與當時社會的道德標準與法律有關，也與蒲松齡作為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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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友鶴校：《聊齋誌異》會校會注會評本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年 7 月)，頁 892。 
85
 同上。 
86
 同上，頁 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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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上，頁 724。 
88
 同上，頁 727。 
89
 同上，頁 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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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上。 
91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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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的想望有關。92在他的筆下，江城、金氏與尹氏如病態瘋婦，變態的程度與
面貌層出不窮。或許當中有誇大醜化的成份，但她們正好反映女性被道德枷鎖
壓迫的精神面貌。以心理角度分析，便有助深入剖析她們的心理扭曲的原因，
理解她們真正的慾望，抹去只以男性角度理解的片面之詞。  
 
四、妒婦的「靈」與「慾」  
  
上一節提及江城(〈江城〉)、金氏(〈邵女〉)與尹氏(〈馬介甫〉)成妒的原
因不同，使三者選擇的施虐對象不同。儘管三者的妒悍成因與行為不同，她們
還是經歷單向的療妒懲悍之路，回歸賢婦形象。本節將承接上一節的分析，嘗
試抹去蒲松齡對妒婦的理解，以心理理論重新理解她們的行為與心理。江城、
金氏與尹氏妒悍行為的不同，正好反映妒婦面對的困境不同，受不同程度的壓
抑，對心理所造成不同的傷害，以及不同的慾望。 
 
1.從虐妾不虐夫看複雜而壓抑的心理 
三人之中，金氏(〈邵女〉)的妒悍行為最為特別，有別於江城(〈江城〉)
與尹氏(〈馬介甫〉)強悍放肆，她充滿壓抑與心計。這形象也許較現實，貼近清
代社會婦女的妒悍心態，因此值得以佛洛伊德原我、自我與超我93之說分析。原
我、自我和超我深刻地揭示人的心理內在本質。原我是生物的原始慾望支配，
包括飢餓、性慾望和攻擊本能等。它是無理性，不考慮現實的客觀條件的限制，
只求無條件的滿足。同時它受壓抑的，收容一切被壓制的東西。94自我是從原我
發展而來，它要限制並駕駛原我的要求，服從超我的命令，以順從客觀世界的
規律。若然不能好好調節自我，過度壓制，原我便會失去控制，從壓抑中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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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費鴻根稱蒲松齡寫妒婦的動機有二，一是為朋友抱不平，替男子漢撐腰，二是為社會懲惡揚
善，維護封建秩序。費鴻根：〈蒲松齡筆下的悍婦形象〉，《東疆學刊》，第 04期(1992 年 10-12
月)，頁 34-35。 
93
 'id' is a part of the mind which could 'contain' repressed wishes, and a term for 
a function of the mind which operated unconsciously. (P.76) 'id' is not just repressed 
material. It is the area from which internal feelings and desires emerge from the 
'instincts'. The ego was once merged with the id. The ego developed as a result of contact 
with the external world, both physical and socio-cultural , through sense perceptions 
and through the acquisition of language. It roots remain in contact with the id. Moreover, 
the ego seeks to bring the influence of the external world to bear upon the id. Superego 
stands like a parent in relation to a child compelling the ego to obey. The superego 
manifests itself in criticism of the ego , which results in the person feeling guilty. 
(P.77-78) Robert Bocock , Sigmund Freud, London ; New York : Routledge, 2002. The 
repressed merges into the 'id'.(p.17)If the ego has not succeeded in mastering the id, 
it will stimulate id and come into operation once more in the reaction-formation of 
the ego ideal.( P.35) Sigmund Freud, The Ego and the Id, New York : Norton, 1989.  
94
 高宣揚：《佛洛伊德主義》(台北：遠流出版公司，1993 年)，頁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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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超我在自我之外和之上，是客觀規律和社會道德規範的人格化，也是客觀權威
的內部化。超我對自我的關係是強制性的壓抑多於啟發性的引導。它主要的影
響是說服自我，以道德完善的追求代替物質或其他方面的滿足。96這個心理理論
有助進一步捕捉金氏複雜的心態，了解她所面對的壓抑，見圖二： 
 
圖二、金氏的心理圖 
 
 
 
 
 
 
 
 
 
 
(一)、道德枷鎖：壓抑的來源 
金氏(〈邵女〉)的超我主要來自清代對婦女的道德枷鎖，特別是對不育婦
女的無理要求。陳確的《新婦譜補》〈待婢妾〉97曰：「新婦成婚後，數年無子。
或丈夫不耐，或公姑年老，急欲得孫，須及早勸丈夫娶妾。......恩禮須優，夫喜
亦喜，情同姊妹。妬在七出之條，稍形辭色便不成人矣。」98可見未能生育的婦
女不但要主動把丈夫讓給妾，還要情同姊妹，更不能稍有妒意。這種道德標準
迫使金氏必須接受丈夫納妾，以繼嗣為先。再者，清代仍然追求為婦者需賢淑
溫柔，否則受眾人指責。清人陸圻於《新婦譜》〈做得起〉99曰：「至問其所謂做
得起者，要使公姑奉承，丈夫畏懼，家人不敢違忤。果爾，必是一極無禮之婦
人，公姑必恕，丈夫必恨，群小皆怨，且乘間構是非。親戚內外，視為怪物。」
100在超我的壓抑下，金氏並沒有完全被它說服，以追求道德為首，反而因過度壓
制，漸漸釋放原我的仇恨與暴力。丈夫柴廷賓如父權的象徵，金氏起初甚少出
言冒犯。她在丈夫面前，多假裝服從各種道德規範。如文曰：「柴百金買妾，金
暴遇之，經歲而死。柴忿出，獨宿數月，不踐閨闥。」101金氏面對丈夫得知她殺
                                                     
95
 高宣揚：《佛洛伊德主義》(台北：遠流出版公司，1993 年)，，頁 12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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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上，頁 119-120。 
97
 清人陳確精於議禮；《新婦譜補》講述新婦應如何守禮、持家事、待婢妾下人等。﹝清﹞陳確：
《新婦譜補》，《筆記小說大觀‧五編》(台北：新興書局，1980年)，頁 3407-3415。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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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陸圻，《新婦譜》，《筆記小說大觀‧五編》(台北：新興書局，1980年)，頁 3385-3450。 
100
 同上，頁 3385-3450。 
101
 張友鶴校：《聊齋誌異》會校會注會評本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07)，頁 883。 
賢淑謙卑、與妾和諧共處、以繼嗣為先：超我 
對丈夫服從尊重，愛惜妾侍：自我 
 
充滿仇恨與暴力，佔有慾強：原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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妾，忿然離家，便借祝壽為由，討好丈夫，又承諾為他物色佳人作妾。她一方
面囑咐媒媼物色佳人，一方面「陰使遷延勿報」102，使丈夫未能納妾，可見她充
滿心計。當柴廷賓等不及，自納林氏養女為妾，她又假裝愛惜妾，和諧共處。
文曰：「金一見，喜形於色，飲食共之，脂澤花釧，任其所取。」103可是丈夫不
在家，便如暫脫道德枷鎖的壓迫，減低金氏服從超我的壓力，釋放內心原我的
仇恨，虐打妾侍。而金氏選擇以妾婢所為施虐對象，可見她不敢直接把仇恨向
父權社會宣洩，她的生活充滿壓抑。 
 
(二)、原始仇恨：壓抑與釋放 
金氏(〈邵女〉)的超我蘊含清代對婦女的道德枷鎖，而丈夫柴廷賓對她而
言，猶如父權象徵，活活生的道德監控。故柴廷賓不在，金氏才可展露對妾的
仇恨，釋放內心的仇恨，好讓她可以稍稍平衡心理。然後，她再執行超我的命
令，繼續在丈夫面前假裝賢婦，獲取丈夫的認同與愛護。如金氏一時借教授女
紅為由，對妾林氏「若嚴師誨弟子。初猶呵罵，繼而鞭楚。」104，以洩丈夫納妾
的妒恨。一時憐愛林氏，而且「尤倍於昔，往往自為妝束，勻鉛黃焉。」105。但
又借意挑剔林氏，如鞋跟稍有摺痕，便以鐵杖虐打。可見金氏每次虐妾並非完
全失去理性，總會找個借口，讓心中的妒恨得以宣洩，便回歸賢婦形象，愛惜
妾侍。直至丈夫悟出其奸，使她難以從追求道德中得到認同，她便愈來愈不受
控，出言頂撞丈夫，怒曰：「我代汝教娘子，有何罪過？」106相比江城(〈江城〉)
與尹氏(〈馬介甫〉) 的妒悍行為，金氏將虐妾合理化的行為，反映她並非完全
釋放原慾的仇恨。因為原我是原始慾望，從壓抑釋放時，往往非理性，把原始
仇恨與暴力展現。而金氏宣洩原始仇恨時，還是受道德枷鎖影響，總找個合理
理由。可見原始仇恨的宣洩有所壓抑，並非完全釋放內心的壓力。 
 
其後金氏面對如道德模範的邵女，內心的壓抑愈來愈大，原我愈來愈不受
控。邵女溫柔賢淑，對金氏極尊重，不但深得柴廷賓喜愛，而且受婢女擁護。
這反令金氏更難得到丈夫的寵愛與肯定，難以從道德層面得到滿足，從以說服
自我跟隨道德規範的要求。而且「但女奉侍謹，無可蹈瑕；或薄施訶譴，女惟
順受。」107，她便難以找借口挑剔邵女，釋放原慾的仇恨，使她的壓抑愈來愈強
烈。隨著原始仇恨愈來愈強烈，金氏漸漸失去理性。如邵女不慎打破鏡子，金
氏便「怒不解，鞭之至數十」108，比從前更無理。直至柴廷賓出手，「奪鞭反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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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友鶴校：《聊齋誌異》會校會注會評本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07)，頁 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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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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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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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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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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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上，頁 888。 
108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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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膚綻裂」109，她才退下。丈夫為保護邵女鞭打金氏，使她更妒忌與憎恨邵女。
而丈夫得知金氏想虐待邵女，便長時間待在家中，使金氏難以下手。最後，她
只好虐打婢女發洩，文曰：「妻無如何，惟日撻婢媼，以寄其恨，下人皆不可堪。」
110金氏無理虐婢的行為，反映她所受的壓抑比從前更大，無法調節自我與平衡心
理，使原始仇恨再次漸漸釋放。同時金氏並沒有完全失去理性，不顧一切找邵
女與柴廷賓洩憤，可見她還受控於道德的控制，心理狀態還不至於完全崩潰。
更重要是邵女被金氏虐打與毀容後，還是處處為金氏設想，金氏亦漸漸被邵女
的情意感動。而且眾人為邵女落淚，為金氏作啟發性的引導，使她可及時自我
反省及調節心理。文曰：「時時呼女共事，詞色平善。」111可見金氏被邵女真誠
之情打動，得到情感的滿足，願意再次依從「妻妾和睦」的道德要求，從中獲
取滿足，以完全壓抑原我。再者，邵女為金氏治病與修復夫妻關係，使金氏放
下不安，並獲得與丈夫的愛與邵女的情作支持。最後樂意服從超我的操控，回
歸作賢婦，願意以道德的追求代替對承繼財產的渴求。 
 
從以上分析可見，金氏(〈邵女〉)充滿心計、只虐妾而不虐夫的複雜形象，
緣於她的原慾與道德枷鎖的衝突。不育的金氏面對當時道德規範的壓迫，不得
不接受丈夫納妾，與她內心對丈夫與財產的佔有慾產生衝突。故此，金氏的自
我不斷受壓，特別是當丈夫洞悉她的心計，對她有所防範，超我更難以說服自
我服從，令她再沒法只服從道德枷鎖。因此，她靠虐妾釋放部分原始仇恨，平
衡心理。最後，她被賢妾邵女的真情所感動，成功調節自我，亦放下對邵女的
妒意。而且在邵女的協助下，金氏重獲丈夫的喜愛，使她得到情的滿足，放下
對財產的執著，願意作賢妻。雖然金氏無法擺脫道德枷鎖，但她獲得邵女的情
與丈夫的情，滿足她的情慾。可是，江城(〈江城〉與尹氏(〈馬介甫〉)的心理狀
態與金氏不同，二人傾向完全釋放原我。她們不但虐待婢妾，而且不顧父權力
社會「男尊女卑」的觀念，向丈夫施虐。尹氏更時常虐打夫家等人。她們的形
象與行為儼如施虐狂(見下文的討論)，反映她們比金氏所受的孤獨感與恐懼更大，
比金氏更欠缺心理的滿足，被壓迫至崩潰，下文續以有關施虐狂的心理理論分
析。 
 
2. 從施虐狂看妒婦的恐懼與慾望 
施虐狂(sadism)起於十九世紀後期，一般指透過折磨伴侶以獲取性滿足。112
                                                     
109
 張友鶴校：《聊齋誌異》會校會注會評本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年 7 月)，頁 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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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上，頁 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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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上，頁 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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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dism is a kind of psychosexual disorder which sexual urges are gratified by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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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施虐狂不一定旨在虐待伴侶以獲取性趣，而是在別人的痛楚中宣洩
自己的情緒，從而獲取快感。施虐狂內心充滿孤獨與無意義的恐懼。他們的行
為實質想通過擴大自己，使他人變成自己的一部分，使自己從孤獨及無權的情
況中解脫。113最極端的施虐狂通常有兩種借口。一是報復，認為自己曾受傷害，
要以牙還牙。114對清代的妒婦而言，社會的壓迫與丈夫的不忠是她們報復的主要
誘因。 
 
在《大清律例》卷八〈戶律‧戶役〉與卷十〈戶律‧婚姻〉有關財產規管
與道德枷鎖的壓迫下，江城(〈江城〉)與尹氏(〈馬介甫〉)皆處於不利的位置。
她們不但沒有財產權，而且需忍讓丈夫，緊守婦道。情慾與財產的缺失與社會
規則的不公，為她們的心理造成長遠的傷害與折磨。當她們難以從丈夫的愛或
其他方面得到愉悅與安全感，她們只好走向極端，以個人的方式向父權社會報
復，嘗試從中解脫心中無以名之的壓抑。江城與尹氏便以虐夫、責罵翁姑、或
甚虐待夫家親人等行為，向父權主義的社會報復。如江城得知高蕃因寵愛她被
翁姑責備後，便對高蕃更悍，對翁姑更無禮，猶如向父權社會的道德宣戰，為
所受的指責報復。文曰：「翁姑薄讓之，女牴牾不可言狀。」115尹氏視楊父如奴
隸，相比虐待丈夫，她對楊父更苛刻，刻意恥辱具父權象徵的楊父。如「忽見
翁來，睹袍服，倍益烈怒；即就翁身條條割裂，批頰而翁髭」。116此外，丈夫不
忠的行為對女性帶來感情的傷害，以致她們因妒成悍，以強悍之行報復。江城
與高蕃青梅竹馬，二人一往情深，突破門戶婚姻的障礙。江城定必向高蕃傾注
不少情感，希望高蕃用情專一。高蕃三番四次意圖不忠，與江城期望的不符，
難以滿足她的情慾。這種情感的落差驅使她以暴力向高蕃報復，彌補內心所受
的傷害。 
 
二是為了避免自己受到傷害，施虐狂便打擊對方，先發制人。117清代社會
仍然將女性處於不利與充滿壓迫的位置，特別是為人婦後，所承受的束縛更大，
如需負繼嗣的重任。她們猶如社會上的小眾，孤獨地面對此等壓力。正因如此，
婦女或許被壓迫至心理扭曲，需以悍自保。尹氏(〈馬介甫〉)的丈夫既無不忠，
翁姑等人亦無虐待她，但她不斷虐待或甚侮辱他們。萬鐘提及：「蹇遭悍嫂，尊
長細弱，橫被摧殘」118。尹氏不但不允許老翁穿好吃飽，見他稍好便毒打。她見
                                                                                                                                                       
derived from the practices of the Marquis de Sade (1740-1814), who attained sexual 
gratification from fantasying or inflicting punishment and cruelty on his sex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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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鍾死了，更虐待他的遺孀與其子，「婦睡罵不與食，醮去之。遺孤兒，朝夕受
鞭楚」。119又曾因小妾懷孕，要萬石頭繫女用的頭巾跪著，然後鞭打他。蒲松齡
認為這緣於她天性奇悍，此說有商榷之處。即使她生性強悍也不至於故意為難
與侮辱別人。尹氏可能心中充滿無以名之的恐懼與孤獨，她不如江城屬自主婚
姻，沒法從愛情中得到愉悅與安全感，平衡她被壓抑的心理。再者，她長期不
育，所以依靠強悍暴行使個人的地位提升及掌權，從而獲取安全感，以免受到
傷害。 
 
而江城(〈江城〉)在高蕃還未不忠前便毒打他，或許如老僧所言基於前世
所結的怨。除此之外，她亦可能以防被丈夫傷害與被道德枷鎖壓迫，才先發制
人。江城一開始以智慧勾起高蕃對她的愛意，「女入袖中，易以己巾，偽謂鬟曰：
『高秀才非他人，勿得諱其遺物，可追還之。』」120，藉此突破門戶婚姻的阻礙，
使她可與相愛的高蕃成婚，可見其勇於追求自主的性格。由於江城性格如此，
她婚後變得善怒或因她恐怕高蕃不忠，或甚被道德枷鎖壓抑，故讓丈夫畏懼她，
讓她可一轉「男尊女卑」的局面，亦防止高蕃不忠。如江城得知翁姑不滿高蕃
對她處處忍讓，她更決意要讓高蕃對她感畏懼，如「生稍稍反其惡聲，女益怒，
撻逐出戶，闔其扉」121。當她發現高蕃稍有不忠，她便進一步作控制，以軟禁、
鞭打等手段使他保持專一，免受情傷。  
 
無論如金氏(〈邵女〉)只虐妾而不虐夫，或如江城(〈江城〉)與尹氏(〈馬
介甫〉)率直強悍，皆基於內心的恐懼與扭曲，受著不同程度的折磨。她們被如
「莫須有」的道德規條折磨，使她們婚後如坐針氈，或甚於情慾或物慾(財產)都
得不到滿足。當她們沒有兒子便產生更大的恐懼，促使她們虐妾以保護個人的
利益，獲取安全感以平衡心理。此外，從施虐狂的分析可見，愈是強悍的，內
心所承受的孤獨與恐懼愈大，心靈更滿受折磨。當她們未能如金氏得到開導與
情感的滿足，平衡心理，便使她們的精神狀態更崩潰。這種被扭曲的精神狀態
驅使她們以悍自衛與展開報仇，從而嘗試解脫內心的孤獨與恐懼。若要說妒婦
是罪人，那麼清代社會的道德枷鎖、法律對女性的不公與男性的不忠也許是真
兇。儘管妒婦對婢妾、丈夫、翁姑等施虐不值得支持，但把她們當作罪人也不
合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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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總結  
 
從以上的分析，除了可見妒婦的妒的成因、療妒的方式與精神面貌，亦反
映蒲松齡善於捕捉人性百態、複雜心理的描寫特色。儘管蒲松齡以男性的目光，
認為妒婦需經歷「療妒懲悍」，回歸賢妻，滿足社會與男性的想望，但從〈江城〉、
〈馬介甫〉與〈邵女〉可見他並非盲目批評妒婦。他成功捕捉妒婦心理的複雜
性，把人性的微妙展現，為人物注入真性情。在他筆下的妒婦更真實，更具人
性，觸動當代與歷代的讀者。江城(〈江城〉)雖妒且悍，虐待丈夫。可是蒲松齡
捕捉她對高蕃愛與恨的微妙關係，使妒婦形象變得立體獨特。他既寫她如何爭
取與高蕃成婚及修補夫妻關係，又寫她隨著丈夫不忠的行為，以悍控制高蕃的
情慾，寫出她心理的複雜性。尹氏(〈馬介甫〉)雖暴戾無情，對丈夫、妾婢與家
翁等加以虐待，但她也並非沒有人性。當她被屠夫虐待，親歷奴隸生活，便覺
悟前非，這亦是人性的微妙之處。金氏(〈邵女〉)雖處心積慮，虐殺妾侍，但她
一開始無法直接向謙卑真誠的邵女施虐，可見她的良心與人性，只是種種道德
壓迫與情感缺失，使她埋沒良心，決意向邵女施虐。其後，她漸漸被邵女的真
誠感動，與邵女真誠相待。這反映真誠的力量，也捕捉心理的複雜性。 
 
成功捕捉妒婦複雜心理的療妒故事，對當時女性而言，不但教化她們，更
為她們帶來安慰。面對父權社會的強勢壓迫，女性在這困境處於被動的位置，
無力改變。故此，妒婦的強悍勇敢的形象成為女性的精神寄託。她們透過妒婦
嚴懲薄情郎，勇於挑戰道德規範的行為，獲得一剎那的安慰與宣洩，然後回歸
被道德枷鎖壓迫的現實。若要完全從道德枷鎖中解脫，恐怕只能如〈快嘴李翠
蓮〉的翠蓮削髮為尼，才可活得自由。再者，透過敘述妒婦的心理面貌與轉變，
使人物更立體及充滿情感，婦女更容易從中得到共鳴，獲得安慰與啟發。 
 
此外，從上文的分析可見療妒故事包含三重教化。一是妒婦往往受指責，
用以警戒女性。她們大多經歷被懲治、認錯及回歸作賢婦的過程。這些以男性
為中心的療妒故事中，往往視嫉妒為女性的病態，或甚把她們妖魔化。妒的成
因簡化為天性或女性單方面的錯，以掩蓋她們面對的不公與壓迫。二是教化妾
侍。如〈邵女〉藉邵女的賢淑的形象，教化作妾侍的不應與正室爭風吃醋，應
事事忍讓。三是指責懦夫，教化男性為人夫不應忍讓妻子的妒與悍，以捍衛男
尊女卑的觀念，粉飾種種無理的道德規範，把男性享齊人之福的想望合理化。
如〈江城〉的高蕃與〈馬介甫〉的楊萬石，前者用情不忠卻沒有被指責，反而
把一切責任歸咎於江城。後者則被指責「懼內」，其責遠比用情不忠嚴重。 
 
最後，療妒故事屬「男尊女卑」與「一夫多妻」的時代產物，為丈夫的首
要責任被描繪為使妻子溫柔賢淑，便可安居立業。他們對妻子說謊、以暴制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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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情不專也不需被指責，充斥不公與不合情理。雖然妒婦的暴行不值得被推崇，
但男性作家對她們的抹黑與扭曲也有商榷之處。他們較少深入探討其妒悍行為
的動機，以及妒婦的慾望與心靈。故此本文希望透過以上對〈江城〉、〈邵女〉
與〈馬介甫〉的疏理，先讓讀者了解妒從何來與妒婦強悍的原因，以及洞悉「療
妒懲悍」歷程的單一性。繼而以西方心理學說的角度，重新思考妒婦的慾望，
重新體會當代女性的處境。讓讀者不只懂得批評妒婦強悍的形象，或欣賞其叛
逆的勇氣，而是理解古代女性被折磨得千瘡百孔的精神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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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附錄：《聊齋誌異》中 18 篇描寫妒婦的故事 
 
卷數 篇名 姓氏 行為 結果 
卷二 〈張誠〉 牛氏 牛氏是繼室，性情兇悍，她總是
嫉恨前妻的兒子張訥，把他當奴
僕看待，只待親生兒子好。 
死去 
卷四 〈青梅〉 狐女 得悉丈夫介意她是狐妖，娶了王
氏後，萌生妒意便責罵丈夫，然
後一去不返。 
出走 
卷四 〈妾擊
賊〉 
沒有
提及 
因妾生得婉麗，終日凌辱與鞭打
妾。 
被妾拯救，變得
仁慈 
卷四 〈辛十四
娘〉 
阮氏  不許婢妾化妝，或甚接近公
子。有婢女入齋，被阮氏發
現，誤以為欲接近公子，便
以杖擊首斃命。  
沒有提及  
卷五 〈閻王〉 李氏 在妾產子時，以針剌入其腸，使
妾臟腑經常疼痛，又對她惡言相
向。 
被閻王嚴懲 
卷六 〈馬介
甫〉 
尹氏 尹氏多次虐打與侮辱丈夫。如要
萬石跪著，頭繫女用的頭巾，然
後被她鞭打。而且迫害家翁，使
他如僕人，又虐打婢妾。 
被第二任丈夫虐
待，其夫死後淪
為乞丐。 
卷六 〈江城〉 江城 以虐打丈夫及與其嫉妒討厭的
人，如以剪刀把婢女與高蕃的腹
肉剪下，並以二人的肉互補傷
口。 
被神僧醍醐灌
頂，痛改前非，
作賢婦，丈夫中
舉 
卷七 〈邵女〉 金氏 她經常虐待妾，直至她們受不了
自殺。 
 
被神靈嚴懲，需
還清從前所作的
罪，才可安好及
作賢婦 
卷七 〈二商〉 大商
妻  
眼見二商家貧，丈夫本想助其
弟，但其妻以兄弟分家作借口，
一口拒絕。因大商懼其妻所以也
拒絕。 
病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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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八 〈鬼妻〉 聶雲
鵬妻  
化成鬼後，得知丈夫另娶他人，
連夜打擾丈夫與新婦，怒打新
婦，又以指掐其皮膚與以怒目對
視。 
被桃木釘墓 
卷八 〈呂無
病〉 
王氏 生性驕傲，以致丈夫遠離她。她
則怪罪於呂無病，而且虐待正妻
許氏的兒子至半死。 
 
被休與家人嫌
棄，後痛改前
非，好好照顧阿
堅(許氏兒子)後
死去 
卷九 〈邵臨
淄〉 
李某
妻 
經常辱駡丈夫。 
 
被判杖打三十，
臀肉也爛 
卷九 〈雲蘿公
主〉 
侯氏 不允許丈夫可棄夜歸，時刻管制
他。若在指定時間未能歸來，便
指罵他，而且不讓他吃飯。 
侯氏雖悍，但持
家有道，丈夫年
老也被她欺負 
卷十 〈珊瑚〉 臧姑 生性驕悍，不說道理，虐待
丈夫婢女。而且虐待丈夫的
母親，視她如婢女。又與夫
家爭財奪利。  
兒子相繼死
去，她便覺悟，
作賢婦。過繼大
成兒子，長壽終
老  
卷十
一 
〈段氏〉  連氏  連氏生性妒而悍，不許丈夫
納妾。而且發現婢女與丈夫
私通，便鞭打與賣掉她。  
明白沒有納妾
生子便不保財
產，提醒女兒與
媳婦無子便要
納妾  
卷十
一 
〈大男〉 申氏 時時虐待妾何氏，使丈夫也
受罪。而且與何氏同為妾，
本已妒忌，處處針對，後來
何氏生一子，便與她分居，
不給予充夠的糧食。最後賣
了何氏。  
 
被其兄迫她改
嫁，其後再遇何
氏與丈夫，被丈
夫視作婢女。最
後痛改前非，作
賢婦與何氏和
諧共處  
卷十
二 
〈錦瑟〉 蘭氏 生性驕悍，把丈夫視作僕
人，給他粗茶淡飯，又時常
恥辱他，教他自殺。  
畏罪自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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